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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ubstantial guidan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teaching systems pose current 

constraints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overcome these constraints, 

curriculum designers need to systematically deliberate on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nd then to scientifically 

integrate the objectives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curriculum. Similar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S military’s 

“Capabilities-based Planning (CBP)”,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instead of being treated in an isolated way, serve as 

a main thread linking up goals, content, methods, assessment and other elements of teaching. In this sense, CBP can 

create more access to educational planning. By showcas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for Maste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CBP to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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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才培养目标统领作用不实、教学体系支撑不足是当前高校外语教学普遍面临的困境。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

要教学设计者以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审视人才培养目标，并以科学的规划方法将培养目标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

节。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可以为教育领域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该框架不是孤立地看待人才培养目

标，而是以其为主线将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估等要素纵向衔接、垂直贯通。以翻译专业硕士教学方案设

计为例，本研究拟探讨“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基于能力的规划，课程设计，外语 
 

1. 前言 

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是培养人才、服务于经济社

会发展。2016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必须牢牢抓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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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

其他工作。”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也提到：“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

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

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

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

尖创新人才。”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和习近平主席对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十分重视，也对此提出了明确

要求，但高等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当代著名教育

家潘懋元（潘懋元、李国强，2016：6）认为，大多数

高等学校沿着传统大学单一的道路走，脱离社会所需

要，“导致高校同质化、学生就业难”。高校教学改

革的首要任务应为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明确定位

人才能力目标。 

而且，能力目标需要融入人才培养模式的各个环

节才能真正有效。最早论及人才培养模式要素的是刘

明浚（1993），他认为其中包括“课程体系、教育途

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手段等”。周远

清（1998）提出，人才培养模式的要素是培养目标、

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刁维国（2008）把人才培

养模式梳理为五个方面：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操作

程序、实现条件、教学评价。祝家贵（2015）将人才

培养模式归纳为培养目标和规格，为实现培养目标和

规格的整个教育过程，为实现这一过程的一整套管理

和评估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

段等四个环节。这些观点本质上趋同，大都涉及“培

养目标和规格”、“教育过程”、“教学模式、方法

与手段”、“管理评估制度”等环节。“培养目标和

规格”最为重要。根据“泰勒原理（the Tyler Rationale）”

（1949），教育目标是选择教育经验、组织教学内容

以及评价教学结果的准则，即教育目标在各个环节都

起主导作用。只有当“培养目标和规格”落实到“教

育过程”、“管理评估制度”、“教学模式、方法与

手段”等环节，才能真正形成合力。但这个整合过程

并不容易。一是因为高校的发展已经条块分割，例如

负责“管理评估”和“教学模式、方法”的可能是独

立的部门；二是因为教育本身是一个系统，要想将目

标和规格的各个要素落实到系统的全过程，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三是因为很多目标规格在制定的时候

理想的成分多一些，并没有过多考虑教学的实际过程、

条件、老师的水平，存在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等情况。

尽管所有人都认同“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重要性，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着目标“好高骛远”、

“难以落实”、“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因此，要破解以上难题，就需要以系统化的思维

方式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概念。制定教学

方案时，应该紧握培养目标这个核心抓手，综合规划，

力争将培养目标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基于上述考

虑，本文借鉴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Capabilities-

based Planning，简称 CBP)”理论，以期解决前面提

到的问题。 

2. 课程设计的主要模式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 Ralph Tyler（1949）将“课程

（curriculum）”定义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

评估”的总和，是“教学的总体规划”（王海啸，2004），

即本文所述的教学方案。 

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一书中，Tyler 系统阐

述了构成课程设计的四个环节：确定教学目标、选择

教育经验、组织教学内容和评价教学结果。其中，确

定教学目标是课程设计的立足点。由此，该课程设计

模式被称为“目标模式”。继承 Tyler 衣钵的 Taba

（Stenhouse，1975；张华，2000）在《课程开发：理

论与实践》(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沿用Tyler的直线式课程设计过程，

将“目标模式”发展为 8 个步骤：诊断需求、陈述目

标、选择内容、组织内容、选择教学经验、组织教学

经验、决定评价对象与评价方式、检查平衡性和顺序

性。而后，Wheeler（张华，2000；陈珊，2012）于 1967

年在《课程过程》（Curriculum Process）一书中，将

直线式“目标模式”改为圆环式：确定目标、选择教

学经验、选择教学内容、组织和统合教学经验及内容、

评价，以目标为起点，最终回到目标，对目标进行调

整，又开始新一轮课程设计，如此循环往复。1975 年，

基于对“目标模式”的分析与批判，Stenhouse（张华，

2000；史光孝，2011；范敏，2016）提出“过程模式”：

从分析学科结构入手，选择教学内容，建立关于学科

的过程、概念与标准等知识形式的课程，并提供实施

的“过程原则”。其特点如下：教学目标是一般性的、

宽泛的，教学内容立足于课堂上的现实状况，课程系

统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学习评价上强调形成性和发

展性（陈珊，2012）。 

“目标模式”和“过程模式”是课程设计中的两

个主要模式，虽然对课程设计理论影响深远，但都存

在缺陷。“目标模式”不但注重课程设计流程的模块

化，而且强调教学目标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的牵引

作用。教学目标是选择教育经验、组织教学内容以及

评价教学结果的准则。例如，选择教育经验时，应注

重使学生有机会实践教学目标；评价教学结果时，应

检查课程实效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杨骞，2003）。

总体而言，“目标模式”既含有逻辑性、科学性、系

统性的各个模块，也有牵引各个模块的教学目标，这

使得教学内容很明确，教学活动有效率，教学结果较

客观（汪霞，2002；史光孝，2011）。虽然“目标模

式”在形式上不断完善，但其本质性缺陷有两点。第

一，误解了知识的本质，导致“教学目标”形式化

(formalization) 和 工 具 化 （ instrumentalization ）

（Stenhouse，1975；张华，2000；范敏，2016）。为

了达到所谓“教学目标”，整个教学过程趋于工业流

程化，忽略了实际的教育环境，限制了受教育者的创

造性与主体性。有时所制定的“教学目标”没有适当

考虑教学的条件、老师的水平、学生的个性，存在过

于理想、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等情况。第二，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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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进实践的本质，过于强调“教学目标”的主导

作用，割裂了教学经验、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等模块

之间的互动（Stenhouse，1975；张华，2000；范敏，

2016）。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目的与手段

不可分，目标与内容不可分，内容与经验不可分”（汪

霞，2002）。这种理论上的模块割裂，在现实中直接

表现为高校各部门的泾渭分明，甚至分庭抗礼。例如，

负责“管理评估”和“教学模式、方法”的可能是两

个独立的部门，在制定教学方案时双方难以协调。

Stenhouse的“过程模式”则较好地弥补了“目标模式”

的上述缺陷。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具有灵活性，教学

评价不再局限于教学目标的完成程度，受教育者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在动态、开放的教学过程中得到更好地

发展。然而，这种“过程模式”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方面，由于否定预设的教学目标，导致课程设计缺

乏计划性和科学性（陈珊，2012）。不仅课堂上的教

育者难以把握，而且教学方案的制定者也无的放矢。

另一方面，由于制定教学方案时局限于对学科结构的

分析，忽视了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史光孝，2011）。 

在两种课程设计模式中，教学目标的地位或重或

轻，但这两种模式均未同时对以下问题进行更加细致、

更具操作性的论述：如何将教学目标落实到教学的全

过程、如何使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等等。为解

决上述问题，首先应该重新审视教学目标（培养目标

和规格），与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紧密结合，充实其

内涵；第二，不能割裂教学目标与其他教学环节之间

的联系，应该采用系统化的设计模式；第三，在教学

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实现单一教学目标，而是应该更

加注重培养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等通用能力。鉴于

此，美军“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恰恰可以为解决上

述问题提供思路。 

3. “基于能力的规划”的启示 

所谓“基于能力的规划”，是指在考虑各种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旨在提供能够应对广泛挑战和各种复

杂环境所需的能力，并在经济框架下在多种建设方案

间进行决策的规划模式（Capabilities-based Planning is 

planning, under uncertainty, to provide capabilities 

suitable for a wide range of modern-day challenges and 

circumstances while working within an economic 

framework that necessitates choice）。“基于能力的规

划”是美国国防部用于武器装备论证的一套框架。该

方法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美军在冷战后面临的“威胁

不确定性增加”、“决策准确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能力的规划”提供了一套系统界定能力目标、

方法、标准等要素的流程方法。 

虽然“基于能力的规划”主要为美国、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方所使用，但是我们认为该

框架的理念和方法对教育领域的教学方案设计有一

定的启示。这主要是因为“基于能力的规划”旨在解

决的问题和教学方案设计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军

事领域和教育领域的规划都是涉及诸多因素和环节

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其次，军事领域和教育

领域的规划都受制于主观要求和客观条件的不确定

性。再者，军事领域和教育领域的规划都需要考虑效

益问题，确保建设方案能够在尽可能少投入的情况下

获得最大效益。 

“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对教育领域有着重要启

示，运用此框架，可从理念和方法上有针对性地解决

上述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全要素”的理念重新审视“能力”概念 

如前所述，能力目标与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估等

其它教学环节相脱节是教学设计中普遍存在的痛点。

要解决这一难题，就不能将能力内涵的界定视作一个

孤立于后续环节的目标制定过程。能力目标固然重要，

但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实施、无法评估，则再好

的目标也只能沦为空中楼阁。许多教学方案的初衷很

精彩，但教师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感到无所适从。教学

是涉及诸多要素的系统工程，这就意味着教学设计者

从教学初始阶段就应具备系统思维的能力。“基于能

力的规划”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以“全要素”

的理念审视能力问题——不仅要关注目标，而且要考

虑目标实现的方法、标准、条件、手段和流程等要素。

只有当能力的界定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才有可能对

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估等后续环节发挥更好的引领作

用。 

（2）从“能做事”的角度界定“能力”各要素 

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确保学生毕业后能

够胜任专业对应的工作岗位。因此，对学生未来可能

从事的工作岗位进行需求分析是教学设计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然而当前，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分析仅聚焦

某一工作情境下毕业生需要“有什么（能力素质）”，

很少关注完成某一工作任务需要“做哪些（事情）”。

前者的问题在于，容易忽略某些可能影响工作顺利完

成的关键要素，导致能力目标的设定与未来工作岗位

的实际情况相错位。根据“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

以“能做事”为基本原则，可以将各项工作逐级拆解

为细微的子任务和分环节。这既使得对工作岗位要求

的把握更加全面，也使得能力各要素的内涵在同一思

维框架内得到厘清，从而为整合能力各要素提供抓手。 

（3）将“可移植”定为“能力目标”的重要原则 

“基于能力的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基于

威胁”向“基于能力”转变。这一理念和教育领域内

欧美国家提出的核心（通用）技能（core/generic 

skills）概念不谋而合。无论需求分析环节对专业对

口的工作岗位有多么充分的畅想，不可否认的是学生

毕业后所面对的仍将是一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

世界。即使某一看似固定的工作任务，其要求也可能

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在界定教学目

标的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某些孤立的工作情境对专

业人才的要求，而应是从众多工作情境中抽象总结出

的一个包含不同维度的能力空间。当学生具备这些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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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力，也就具备了应对不同情境的基本素质。“基

于能力的规划”框架恰恰提供了这样一套可用于分析

能力空间的流程和方法。 

4. 案例：构建翻译专业硕士教学方案的尝试 

“基于能力的规划”提供了一套系统决策军事领

域兵力发展方案的流程方法。本节将以翻译专业硕士

的教学方案设计为例，说明该框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教育领域的规划和军事领域的

规划类似，都需要多部门统筹协调、专业人员反复论

证。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虽不能展现这一过程的所

有细节，但会对这一过程进行案例模拟，以阐明“基

于能力的规划”框架在教育领域的可行性。此外，该

框架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待行政管理环节的介入。 

（1）确定人才培养任务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政治、军事、

外交等各领域都面临对外交流、宣传、合作、竞争等

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亟需大批专业翻译人才从事文秘、

外联、谈判、培训等工作。 

（2）设想工作任务场景 

根据第一步的分析结果，尽可能全面地畅想翻译

专业人才可能面临的工作任务场景。这一想定过程建

立在大规模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需要学校、用人单位

及社会多方专业人员的参与。囿于篇幅，表 1 仅列举

了其中若干种可能的工作任务场景。而在实际规划论

证中，对工作任务场景的想定要远远超过表 1 的规模

和范围。 

表 1  翻译专业硕士可能面临的工作任务场景 

1 为学术会议做同声传译 

2 为商业谈判做交替传译 

3 翻译专业学术著作 

4 管理团队翻译项目 

5 在海外市场进行产品推广 

6 为企业建设海外门户网站 

7 起草外贸合同 

8 从事翻译教学 

（3）生成能力想定空间 

对具体工作任务场景进行想定，旨在更直观和准确

地分析翻译专业人才在任职岗位上可能面临的各种挑

战。在表 1 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凝练出能够用于衡量不

同工作任务场景要求的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了翻译能力

运用的想定空间。表 2 列出了本研究的想定空间的部分

维度。 

 

 

表 2  翻译能力运用的想定空间维度 

 维度 性质 

1 外语能力 高或低 

2 汉语能力 高或低 

3 信息素养 高或低 

4 对象国文化 熟悉或陌生 

5 涉及领域 通用领域或专业领域 

6 涉及部门 单一部门或多部门 

7 工作方式 独立作业或团体协作 

8 工作对象 特定人群或普罗大众 

9 准备程度 突发或预备 

 

构建想定空间，既需要广泛畅想，又需要归纳抽

象。广泛畅想是指穷尽一切可能性以界定工作任务场

景的维度要素，归纳抽象是指在众多维度中梳理总结

出兼具代表性和普适性的维度类别。理想的想定空间，

应可用于界定任何一种工作场景的任务性质和要求。 

（4）制定工作任务目标 

在想定空间的基础上，可以更加明确翻译人员在

工作岗位上要完成的工作目标（表 3）。这些目标大

概率预判了翻译人员在具体工作任务中必须解决的

现实问题。 

表 3  翻译专业人员的工作目标 

1 用最短的时间熟悉某一陌生的专业领域 

2 用最短的时间熟悉某一陌生的对象国文化 

3 迅速识别某一公文格式，并完成高质量撰写 

4 尽快从网络获取某一工作任务的辅助资源 

5 与多部门协调某一工作相关事宜 

6 组织团队高效完成某一翻译项目 

7 向潜在的海外客户介绍某一产品的特性 

 

（5）分解工作任务目标 

确定工作任务目标后，按照“完成工作任务需要

做什么”的思路将相对宏观的目标拆解为可以支撑目

标实现的任务清单。任务清单呈现了翻译人员在实际

操作中需要经历和完成的各个步骤。换言之，翻译人

员按照顺序执行清单中的各项子任务，就可以保证顺

利完成预定工作任务目标。图 1 所展示的是“用最短

的时间熟悉某一陌生的专业领域”这一目标的任务清

单。当然，同一目标可能有多种实现路径，不同的规

划者会制定不同的任务清单。在实际操作中被采纳的

任务清单应该是经过多方论证、具有较强可行性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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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任务目标的分解（示例） 

（6）确定评估标准 

对工作目标进行分解并得到任务清单后，就要制

定衡量各项子任务是否顺利完成的指标。确定指标，

需要结合步骤（3）得到的想定空间的各个维度。例

如，从表 2 可以看出，对于翻译专业人员而言，时间

在很多工作任务场景中都是会影响工作效果的重要

因素。因此，可将“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搜集到一定数

量的行业报告”作为一条评估标准。再如，从数量的

角度衡量，“一日之内能够阅读多少篇相关文献”也

可成为一条评估标准。又如，“生成的核心术语列表

在所搜集文献中的分布比例”也可作为一条评估标准。 

在这一步得到的评估标准，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

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或是形成性评估所采用的总

要参考。评估标准制定得越细致，越有利于各项教学

目标的考核。 

（7）制定教学方案 

能力目标和评估标准得到确认后，就可以制定相

应的教学方案。教学方案被视为教学手段的系统组合。

各个教学手段都需要针对某一项或某几项能力发展

目标，同时需要与步骤（6）得到的评估标准相挂钩。

教学手段是多元化的，课程并非唯一选项，还可以采

取项目设计、课外活动等多种形式。例如，“开设图

书情报检索课程”可作为针对“用最短的时间熟悉某

一陌生的专业领域”这一工作任务目标的教学手段，

但该目标同样可以通过网络在线课程或课外实践项

目的形式实现。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教学手段，都必须

服务于整体的能力发展目标，并与步骤（6）得到的评

估标准相对应。 

基于各项工作任务目标得出教学手段列表后，就

可以对各种手段进行组合，形成整体教学方案。由于

教学手段多种多样，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也各不相同，

因此整体教学方案可能有多套作为备选。 

（8）对教学方案进行评估 

“基于能力的规划”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方法，即

如何在众多方案中挑选最佳方案的方法。在步骤（7）

的基础上，对备选的教学方案进行对比评估，挑选出

效果最好、投入最经济的方案。 

效果评价要依据步骤（6）得到的各项评估标准。

某工作任务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其下属各子任

务对应的各个评估标准能否顺利实现。这个评价过程

可以采取定量的方法，最终各套教学方案都有一个对

应的效果指标。 

对投入的评价可以基于一套方案所需经费、所需

教员数量、教学管理所需投入等各个指标。同样，这

个评价过程也可以采取定量的方式，得到各套方案对

应的投入指标。 

在效果和投入均可量化的情况下，可比较各套方

案的优劣，从而得到最优的解决方案。 

5. 结论 

教学设计最大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制定教学的

能力目标，并在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估等各环节体现

能力目标对人才培养的总体牵引。若想教学目标贯穿

并体现在整个教学方案的各个环节，就必须采取系统

的思维方式，对“能力”的内涵进行全面考量。美军

“基于能力的规划”框架为教育领域解决以上问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该框架拓展了能力的内涵，

并将目标、方法、标准、任务等要素融入规划过程的

各个环节，使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借鉴该方法，

能够为解决教育领域内“目标与过程相脱节”、“手

段与评估不匹配”等一系列常见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

解决方案。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基于能力的规划”是一

个涉及诸多部门和环节的复杂过程，本文仅通过举例

论述该方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美军在推行该套

框架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何更好地认识

这一框架，吸纳其合理成分，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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